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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文化的语言条件

提要　　中国古来之所以存在蔚为壮观的诗歌文化，作为物质材

料手段的汉语的独特性是个起很大作用的因素。汉语词汇的单字

性，语法的利索性、灵活性以及音节的乐音性等特点，使传统诗歌

尤其是长期占据主体地位的近体诗，得以形成小巧玲珑、富于音韵

美、又便于表义丰厚而含蓄的最佳体制特色。由此揭示了汉语对于

中国诗歌形意优美这一特点的形成乃至整个诗歌文化所起的条件作

用。文章认为，诗歌文化语言条件的研究可给旧体诗词改革和新诗

的改进提供合理正确的路向，促进中国诗歌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同

时也可推动汉语文化功能的研究。

关键词　　诗歌文化　　单音语素　　近体诗　　诗律　　绝句　　乐音性

诗歌在中国历来是最发达的、 有群众性的文学形式。从周代

起各地民间就有蓬勃的诗歌创作活动。编成于春秋中期的《诗经》，

其十五国风的 篇诗章，是从采集到的大量民间诗歌当中精选出

的部分佳作。可以推见远在 年前，中国各地民间不断

涌现的诗歌作品会是何等丰富。《诗经》所辑 篇小雅、 篇大

一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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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颂，又表明该时期的知识阶层和贵族官吏崇尚赋诗，以雅和

之作为表达政治态度和社会观感的重要手段。这样，在普通百姓和

上层阶级作诗风尚的土壤里，萌发出战国后期的艺术奇葩 楚

辞，从而矗立起中国文人诗的第一个艺术高峰。尔后，民间诗歌创

作又进一步兴盛，以致两汉中央政府设置世界罕见的负责采集和整

理民间诗歌的乐府机构。而文人诗的创作则接连涌现一个又一个的

艺术高峰，其相应时期主要诗体的创作因而随之上升到辉煌、繁盛

的极致程度。唐诗不仅使律诗和古风的艺术性登峰造极，其作者和

作 多首，品之多也是惊人的。并未收录全的 全唐诗》，录诗

作者 余人。宋代诗词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可与唐诗相伯

仲。至明清，诗词的创作不仅未衰，实际上比唐宋还要普遍。清

诗数量之多，更是大大超过唐诗，而且其中的精品占相当大的比

例。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诗歌一代比一代愈益广泛地深入社会生活

的诸多领域。从春秋时期诗歌充作基础教育的一种必要内容，发展

到后来成为殿试取士的依据和条件；从国家礼乐中的唱赞，发展到

文人仕女的雅集；从个人抒发感情的吟哦，扩大到用于酬唱和题

咏；从活跃于变文、骈体文等文艺形式，进一步扩展到用于戏曲和

小说。不仅文人普遍会赋诗作曲，皇帝、朝官和高级地方官员也莫

不能诗，甚至不少僧人和闺中小姐都懂得吟风弄月。在书文上，在

戏棚、酒楼、庙宇、亭榭、回廊和名胜山石间，随处可见写得不坏

的诗作和词曲。整个华夏社会，可说沐浴在诗歌海洋之中。

可以见得，就“文化”最严格的意义而言，中国古来确实存在

着个性鲜明的“诗歌文化”。它是那样丰厚而多彩，那样雄浑有力

而蔚为壮观，这在一些文学发达的国家中也是罕见的、非常突出和

特殊的。正由于此，中国被称为诗的国度。

何以独在中国存在如此灿烂的诗歌文化？除去社会历史、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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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原因，作为物质材料手段的汉语的独特性，是个

起很大作用的因素。前几方面要由社会学和民族学去探讨，本文只

考察汉语是怎样成为中国诗歌文化赖以形成和恒久存在的重要条件

的。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诗歌是特殊地、高度精巧地运用语言

的艺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语言体制特点，自然成了其诗歌构建形

式的基础，也成为其诗歌表现形式的制约因素。那么，挖掘汉语特

点与中国诗歌的特殊关联，显然是必要的。揭示汉语对中国诗歌形

意优美和体制优越性的保证作用，揭示汉语对于整个中国的诗歌文

化所起的条件作用，可给旧体诗词改革和新诗的改进提供合理正确

的路向，促进中国诗歌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同时也可推动汉语文化

功能的研究。

汉语在整个古代发展时期里，单音词都占优势。尤其在上古，

几乎所有普通的词（不计地名、人名等）都只具单音节形式。到中

古和近古，双音词才逐渐增多，超过两个音节的词则仍极为稀罕。

现代汉语里，虽然双音词跃居数量首位，又涌现出相当数量的三音

词，还有一些四个音节或五六个音节的词，但是单音词仍很活跃，

是构词的基础单位，而且数量上仍然不少。这形成汉语词汇的一种

突出现象：统指单音词和词内单音带义成分的单音语素 即一些

学者所说的“字”，自古至今都是主体的部件或表意单位。虽然近

代以来，汉语多数独立的表意单位不再是字而是双音词，因而不能

说汉语仍是单音节语或字本位语，但是它始终以单音语素为组句、

组词的重要分子，即具有单字性的特点，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汉语单音语素在文字上的表现既恰好是个方块汉字，人们谈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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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用字情况或由多少个字组建成时，所说的“字”应能理解为兼

指汉字单位和单音语素，而且含义上恰是这两种单位概念的和谐合

并与高度统一。不难看到，传统诗歌通常句子短小轻盈、句句字数

有限，这种基本表现，与单音语素在汉语中的显著地位有着密切的

关系。

组合两个单音词，即可造成一个短语甚至独立的句子，表示完

整的、比单个词的意义复杂些的意思。因此并非偶然，在有的词调

如“诉衷情”“、河传”“、荷叶杯”“、上行杯”“、定风波”等之中，

可以安排上几个二字句。如果组合的词不限于单音节的而用上了双

音词，那么，同样表现二字句所能表现的完整、复杂意思的诗句，

也只是短短的三字句或四字句。而如若只组合单音词，三字句和四

字句就可表现内蕴丰富的、比较复杂的意思。三字句可出现在古风

诗特别是歌行体中，又广泛地为大量词调所采用，正是有着表意能

量方面的依据的。词中的三字句，还往往成为作品里最活泼而精警

传神的诗句。如：

转朱阁，

低绮户，

照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

（苏轼《水调歌头》下阕）

春如旧，

人空瘦，

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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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陆游《钗头凤》下阕）

四字句在《诗经》时期就盛行，直到魏晋仍是古体诗的一种主

要句式，尔后在词中还被广泛采用。这充分表明了它有相当强的表

意能力。

随着五言诗和七言诗在汉代的诞生，五字句和七字句逐渐取代

了四字句在诗歌中的优势。隋唐时起直到近代，五七言句就在中国

诗歌里成为主体句式。这与五七言句可表达曲折多层的、更丰富复

杂的意思密切相关；也与两种句式分别比三四言句增加一个两个音

步，导致语气较为舒缓而利于吟诵有关。

从只用单音词的情况看，五字句是组合起五个词的意义，七字

句则组合起七个词的意义。不论这组合是单层次还是多层次，组合

成的整个语句的意思自然足够丰厚或非常丰厚。如：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王湾《次北固山下》）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宿建德江》）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

羁旅长堪醉，相留畏晓钟。（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

舍》）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

涧》）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枫桥夜

泊》）

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温庭筠《瑶瑟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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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从多用双音词或在句子允许范围内便采用双音词的情况看，五

句表意充实自如；七字句能用到四个词，表意自然更为完满。

浮云游子意，落日　　故人情。（李白《送友人》）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杜甫《天末怀李白》）

可惜终南色，临行仔细看。（司马光《别长安》）

声色与臭味，颠倒眩小儿。（苏轼《泛颖》）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杜甫《咏怀古

迹》五首之一）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杜甫《阁夜》）

岁岁　　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柳中庸《和人

怨》）

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陈与义《怀

天经智老因访之》）

诗歌语句讲求凝练而富于内蕴，同时要求便于朗诵和记忆，因而简

短是形式上的第一需要。在表意完满自如的前提下，五字句是非常

简短的了，七字句也相当短小。传统诗歌诗句的简短，导致整个诗

篇的小巧玲珑，同其他民族的诗歌比照来看，是十分明显而突出

：的。试比较阮籍《咏怀诗》第一首与它的英译

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

清风吹我衿。

孤鸿号外野，

字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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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音节，最短也有诗的五字句到了英译里，最长达到 音节、

个音节。整篇译诗的音节数是原诗音 。造成这种巨大节数的

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英译须采用的英语词有相当一部分是多

音节的。再比较韦应物名作《滁州西涧》的两个诗句与笔者对它们

试作的英译：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同样的意思内容，英译句需如此之长来表达，而原诗句是短小得多

的七个字。从对比，可见得七个字的精干、轻盈。而对译的英语诗

句之显得冗长、笨重，部分原因正是句中须出现不少双音词和多音

词，不可能像原诗句那样完全采用单音词来组句。

汉语的单字性，不仅使传统诗歌可以把诗句确定在短短数个音

节的长度上，而且使通首诗每句长度划一及句与句之间在音步和语

素上的整齐对应成为可能。由此形成体制十分精巧完备、节律极为

匀整有力的近体五言绝律和七言绝律。近体诗正是以其短小而字数

一致的诗句以及区区有限的句数，造成体制上小巧玲珑的基本特

色，并从而给内蕴充实丰厚而表达凝练含蓄创造最佳的条件。凭着

这样的特色和禀赋，它对于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来说有着很强的魅

力，从隋唐以来一直能在旧体诗中占居主要体式的地位，其生命力



第 10 页

甚而至今不衰。在句数和总字数上，虽然律诗和绝句远不平衡，但

是律诗却以建立在诗句单字性及字数等同基础上的两联对仗，平添

一种巧妙比衬的美感和意趣。这种牵联对照的精巧方式，是所有其

他语言的诗歌所没有的，在增益诗歌艺术美的效应上，弥补了句数

和总字数倍于绝句而审美作用方面却难于媲美的缺欠。而五绝、七

句 字和绝分别只有 句 字，并且句句字数和音步都相同，

确实达到了诗体小巧精美的极致。句数字数如此之少，形式如此整

齐而富于节律性，却又正好能最充分地表现含蓄和节律之美，这在

全世界的诗歌体式中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的诗歌体式可以

在短小而整齐并极富表现力上与绝句相比。只有日本的俳句和短歌

在诗 句 个音节，虽比五体的长度上与绝句约略相近。俳句含

绝还短，但 音，第二句却是诗句的音节数并不一致：第一、三句

音。节律性难以企及绝句，表现力也因只有三个短句而较逊色。

短 句歌含 音，两个五音句，三个七音句，句数和音节数都多

于七绝；表现力是不差，却难见绝句短小而整齐的优美。俳句之所

以要编插一个七音句，短歌之所以不全用五音句而要把七音句与五

音句掺合来用，以致节律的匀称整齐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一个主

要的原因，是日语由于几乎全部音节都简单地由一个辅音与一个元

音加合构成，因而绝大部分的词是双音节和多音节形式的，单音词

很少，甚至语素也很少是单音节形式的。在诗的句数很有限的情况

下，诗句若都只是短短的五音句，全诗能用上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

词和语位 素 必然很少，特别是会出现没有一个诗句可自由

地容下略多一些词的情形，这样诗歌欲想表现丰厚的意蕴内容是无

法做到的。

近体诗在句数很少的情况下如绝句，做到诗句音节数的一致，

在句数较少的情况下如律诗，则充分发挥诗句音节数一致的优势，

增添以对仗对应美的谐配，从而无论绝句还是律诗，都能成为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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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含蓄地优美地表现丰厚思想感情的短小诗体。近体诗具有这种恰

到好处的优秀品质，主要不是律绝体创造者们得天独厚的心慧所致

然，而是由于作为诗体物质材料的汉语存在单字性，客观地给短小

诗句提供能用上尽可能多的单音词或单音语素，从而保证表意自如

并造成句与句之间在词、字及音步上一一整齐对应的充足条件。

可知，近体诗之普遍受到文人和人民群众的喜爱，千百年来被

广泛采用，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坚实的物

质基础，支持它这种特质和力量的恒久存在，就是汉语单字性的词

汇。而从隋唐至近代，中国诗歌文化一直是以近体诗为主要支柱

的。可以说，没有近体诗延续不断的创作上的繁荣，就不会存在壮

观的中国诗歌文化。因此，汉语词汇的单字性任何时期都为中国诗

歌文化的构建提供了一个重要前提和条件。

还有另两个语言条件，也相当重要。那就是汉语语法的利索

性、灵活性和音节的乐音性。

汉语没有印欧语那种繁复累赘的屈折形态，也不像日语、韩语

那样有许多表示某种语法意义的黏附成分。为构成语句而被组合的

词，一般仅以自身“词汇意义＋一定音节形式”的形体 即根词

或干词的状态进入语句，个别或少数情况下也只是带有原词形的重

叠成分。它们彼此靠联一起，通常只凭着一定的次序排列位置，间

或加上或单凭着连词、介词等媒介，就直接表明它们的语法组合关

系。汉语这种几乎可以省去词法、甚至连句法手段也相当精简的语

句组合方式，与许多语言拖泥带水、机械刻板的表现相反，显得直

截了当、轻便利落。语法的这种利索性，使得语句中通常不出现或

只出现极少量音节形式的语法成分，从而给诗歌构建只含实词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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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把音节控制在很有限且规整的数目上的诗句，提供极为有利的条

件。比如 静夜思》：李白的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通首诗仅在第二句出现一 是”）；第一、三、四句完全组个虚词

合含概念意义的实词，第二句组合的也多是实词，各句得以都在

字小范围内自如地即景抒情，饱满而深刻地传达出生动的情景和感

染人的情绪。可是换了用英语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内容，由于英语语

法不 处用上虚词，在第三句用上构形法形够利落，竟需在

态 ，并在 处以代词标明第 处标一人称主单音节词尾 语，

明从句主语，从而大大助长了诗句长度的扩增。见笔者对《静夜

思》试作的英译：

，

汉语语法的利索性还给它的灵活性奠下了基础。灵活性就是弹性：

语法规则并不到处一成不变，而是随时可作变通，甚至有时可不遵

循。汉语音素或音节形式的语法成分很少，词语通常按某种排列顺

序放在一起即可确立彼此间的语法关系和语义关系，这样没有具体

的物质形式来固定和标明的词语组合，自然不十分稳固，在很大程

度上是随意的、松散的加连。而将汉语不同的词语放在一起，只要

不违反逻辑和常理，通常也可看出相互间的意义关联来。因而语句

当中作为黏合剂的语序较易被改变，即它本身提供了可因需要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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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或省略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在诗人的笔下，相当普遍地在诗句中

成为现实。语序的临时改变或颠倒，有利于诗句叶韵和黏对妥贴，

还可以使意思表现得迷离惝恍而有助于意境的营造，并使诗句显得

与普通语句不大相同而饶有特色。因此，语法灵活性在语序方面的

表现，事实上成了诗句高度艺术表现力和境界、形式美的积极因素和

方便条件。例如，下列诗句意象朦胧动人、格调婉曲别致，同时符合

对仗和韵律的要求而形式优美，是同语序的特殊变动分不开的：

残影郡楼月，一声关树鸡。（刘沧《早行》）

灯影秋江寺，蓬声夜雨船。（温庭筠《送僧》）

衰眼高堂泪，寒砧少妇悲。（俞安期《忆家》）

絮飞度屋何许柳，花落填沟无数桃。（王安石《晚春

其二》）

离骚屈子幽兰怨，风度元戎海水量。（柳亚子《呈寄毛

主席一首》）

（以上：中心成分改置前）

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贾岛《送无可上人》）

羁心霜下草，生态水中萍。（刘基《望孤山作》）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

（以上：主语改置后）

寒树鸟初动，霸桥人未行。（刘禹锡《途中早发》）

江山九秋后，风月六朝余。（杜牧《企望》）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刘长卿《长沙过

贾谊宅》）

白发天涯叹流荏，今宵听雨在宣州。（张宛丘《雨中题

壁》）

（以上：宾语改置前）

广泛使用于近体诗中的意合法，也体现着语序灵活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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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表它大多是某种语序的改造 现特殊的、非寻常搭配的句法成

分进入一定语序中，从而导致该语序表现得模糊、不一般，作用隐

晦，但形式上仍然大体可归为不同的类型，具有定型性和稳定性，

。极少部分来自少量习用语的意合法因而是一种类语法现象 （如

“千钧一发”“杯水车薪”之类）则完全撇开语法，不利用一定语

序，只是使不同的词语靠联一起而产生语义上的关联。显然，具有

语法性的和完全无语法性的意合法，都能使诗句在字数有限而又长

短划一的情况下，灵活地表现较复杂的意义关系和丰富多彩的意义

内涵，而且表意的含糊隐约，诱导出想象的广阔空间。这也就是给

短小整齐的诗句能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和特殊的美学功能，提供

了保证条件。这种保证条件作用上的可贵和奇特，从下面诗句实例

即可略窥一斑：

秋草灵光殿 寒云　　曲阜城。（韩翃《送故人归鲁》）

冻雪寒梅双屐蜡，澄江明月　　一竿丝。（王从周《觅诗》）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王维《送宇文太守赴宣城》）

百年地僻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杜甫《严公仲

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

楼看沧海日，门　　听浙江潮。（宋之问《天竺寺》）

春水船如 老年花似雾中看。（杜甫《小寒食天上坐

舟中作》）

山昏函谷雨，木落洞庭波。（许浑《送人南游》）

孤舟夜泊东游客，恨杀长江不向西。（李梦阳《夏口

夜泊别友人》）

汉语语法的灵活性，还常表现在词的词性可临时改变上。这能

给诗句带来强烈的新鲜感和生动性，是使句式短小整齐的同时不仅

不生板滞、而且表意活泼有力的积极因素。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

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因改变“绿”的词性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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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肢百节，成为历来传诵不衰的佳句，是众所周知的。像这样无

须更动或增加任何成分，临时改变一个词的词性而使诗句抒情表意

新鲜有力的情形，在传统诗歌作品是相当多见的。举几个实例：

春水满四潭，夏云多奇峰，

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寒松。（顾恺之《神情诗》）

三分开霸业，万里宅神州。（虞世南《赋得吴都》）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左迁至蓝

关示侄孙湘》）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宿建德江》）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常建《破山寺后禅院》）

犹为齐梁旧时殿，尘昏金角雨昏碑。（王安石《古寺》）

久客新丰惟命酒，长遥故国一登楼。（黄姬水《与友人

共饮》）

汉语音节在结构上的特点，使它具有明显的、丰厚的乐音，从

而特别有利于营造诗句的铿锵音韵。特别之一是带有声调。声调是

乐音音高的定型展现形式；由几个带声调的“字”（单音节语素或

单音词）串联而成的诗句，其整个声音形式就必然成为有高低起伏

的乐音音流，近似于音乐旋律的乐句。近体诗还利用“字”的声调

特性，在一句之内使平仄两大类声调与音步相结合地交替排列，在

句与句之间又使它们形成“黏 “对”的规律对应，从而导致诗句

的乐音音流铿锵动听，兼具旋律感和节奏性。这样近体诗吟诵起来

就像歌唱一般，极富音乐性的、浓郁的音韵美。近体诗之所以长久

被人们喜爱，具有如许强的生命力，一个关键的因素便是这异常突

出的音韵美。凭借声调的巧妙编织，把诗歌音流形式和节律的美学

作用提升到近似于音乐的高度，在世界诗歌中是独一无二的。

汉语音节构造的另一个特点，是乐音因素占绝对优势，既无复

辅音，韵尾在上古、中古也主要是乐音性的元音和鼻辅音，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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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 也已消失。而近体诗是以来甚至仅有的三个噪音尾

规定了韵脚必须用平声韵，即归入仄声韵的所有噪音尾入声字都不

可作韵脚的。因此，汉语音节进入诗句本身，就大大增强诗句的乐

音性，使句末韵脚有可能悦耳、响亮而余音袅袅，特别导致近体诗

韵脚铿锵，句句音韵亮丽入耳。

对于诗来说，音韵美是异常重要的。诗歌具备了它，不仅易于

上口、便于记忆，而且可形成诗 韵所特具的艺术品质和魅力

味 。汉语音节乐音性很强的特性，赋予中国诗歌特别是近体诗异

常突出的音韵美。中国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其音律的高度

艺术魅力征服和感染读者，广泛地为人们所喜爱和记诵，并在各个

历史时期拥有为数众多的创作者。

四

从上述可以看出，汉语词汇、语法、语音的独特处形成中国诗

歌文化的一根巨大支柱。认识这一点，对复兴和发展中国诗歌文化

是有重大意义的。

五四运动后，随着白话文的提倡和推广，新诗兴起，成为主要

诗体，旧体诗词消沉下来，走向式微。但是八十年间，新诗虽然涌

出过一些佳作，取得一定的成绩，却由于体制无定，过于自由，既

少音韵铿锵而难以记诵，复欠含蓄隽永而吟咏乏味，始终不能在民

间广大群众中大规模流行，甚至也无法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喜爱。

因此，在现代中国，诗歌的发展遇到巨大障碍，陷入前所未有的危

机。诗歌文化已遭到很大损害，颇有大厦将倾之虞。尽管改革开放

以来，旧体诗词创作重回生机，诗家蜂起，各地结社，有一些诗词

集子出版，但是距离古代那种蔚然成气候的局面，还是非常远的。

要重新振兴中国诗歌文化，切实的办法应是使新诗和旧体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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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移植到现代汉语利于诗歌的各种特点的土壤上。这样，新诗惟有

走格律化的道路来作改进。做到格律化，就是要限定诗句的长度，

充分发挥汉语单字性和乐音性的作用，结合这两方面确立起音步节

律和押韵体制。而旧体诗词的改革，则主要是语言材料的改换

由古代汉语转为以现代汉语为主体材料 和韵律规则的相应改

变。旧体诗词一旦做到用词以现代词语为主，平仄押韵以现代音系

为依据，同时声调节律的基本原则仍一样保持，那就可以使它适于

表现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人的思想情调，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掌握，

又充分保留它把汉语特别利用得极好的长处。

新诗和旧体诗词都按照尽量发挥汉语特点条件作用的原则而变

革，必将彼此逐渐靠拢，共同深入民间，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和欢

迎。而这样的结果，就必定是重现中国诗歌文化的繁荣兴旺。

附 注

①该诗英译引自吴伏生、格林鹿山《英汉对照阮籍咏怀诗》，辽宁大学出

版社 ， 年。

参见拙文《汉语诗句习用语中的意合法》，载《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纪

念文集》，商务印书馆， 年。

③参见拙著《韵缕 亚欧吟草》“自序”所论：“韵味者，由二要素充

填其内涵，即俗说之诗味与韵律铿锵之美”；“诗须有铿锵韵律相配，使人回

环品赏，同获境界、韵律之美感，始可形成韵味”（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 页）。第

（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期，年第 八十周年

校庆专刊；录入《 世纪理论与发展优秀论坛经典》（论文卷），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部等编， 年出版）


